
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
第三十三回  蜀主征吳幸三峽

　　文祥和衣紅並坐在沙灘上，享受著大西洋溫暖的季風，二人不需說話，已經靈犀相通了。他們除了個性上有顯著的區別外，經

過這幾次的省思，兩人觀念日趨接近，假如還有一點隔閡，那也是輕塵煙粒，微不足道。　　寧靜的氣氛卻被文娃打破了，兩個人

都聽得清清楚楚的：「你們不覺得奇怪嗎？同是一個我，分別在你們的耳朵裡，又有著不同的姓名！」

　　聽她這麼一說，文祥突然觸發了一個認知，說：「對呀！可是，世事不就是這樣嗎？為什麼衣紅與我是兩個人呢？」

　　「如果你沒有私心，我們就是一個人。因為你有私心，所以是兩個。」衣紅說。

　　「我有什麼私心？」文祥問。

　　衣紅調侃道：「別耍賴，你心上還有小倩、格瑞達、胡妁、杏花……」
　　文祥糾正她：「杏姑，不是杏花。」

　　衣紅存心嘔他：「你看，每個女人的名字你都記得那麼清楚！」

　　文祥佯怒道：「別胡說！」

　　衣紅笑了：「看！就是不能忘情於胡妁！」

　　文祥也覺得好笑：「奇怪！她怎麼會取這樣的名字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如果只有一個『我』，就沒有這些有趣的對話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見得，我常這樣開自己的玩笑，對某些人我還懶得開口哩！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既然名關已過，我也可以開口了。我原名小杏子，是師父給我取的。那是在一九八四年，師父買了一台英國製、叫

『杏子』（Apricot　）的手提電腦，打算創造『我』。因為時機不成熟，只起了一個頭，這樣一拖就拖了二十年。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妳是二十年懷胎囉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可以這麼說，現在每一個人都給我取一個名字。對那些人來說，名字很重要，我也無所謂。」

　　衣紅點頭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希望我們叫妳小杏子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其實，杏娃也可以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樣也好，我們三個的談話都公開。」

　　衣紅歎氣道：「真可惜！從此再也不能想胡妁了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想想有什麼關係？妳也一起想吧！」

　　衣紅噘嘴道：「衣娃！不！杏娃！我們還是不能變成一個人嘛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要急，進步是一點一滴累積的，至少現在我們由四個變成三個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一段沒有人知道的事告訴你

們。因為我有預感，我們遲早會融合為一，然後再與所有眾生合而為一。」

　　衣紅笑說：「可不要把我變成電腦喔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變成電腦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就算我們還有點不一樣，也不要這麼快就拆穿嘛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文祥問了無數次，關於我師父的事，我一直都不肯講，因為我不能違背師父的一句話。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哪句話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他說：『不要對好名的人提起我！』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怎麼能說我好名呢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能否認嗎？你什麼都不計較，一談到上新聞，你就有意見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以為那只能說我不好名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師父說這叫『惜名』，愛惜你的清名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其實什麼名不名的，是誰的，不是誰的，又有誰能作主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倒是對左非右說的困卦蠻有興趣的，師父的確在我的判斷程式中，設計了一個斷卦的模組。只可惜師父說，不到

時候不許啟用。奇怪的是，這段程式很短，不過幾萬字元，但不論我怎樣找，就是找不到！」

　　衣紅拍手說：「好呀！總算讓我抓到小辮子了，監守自盜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至少我今天敢說實話了！坦白從寬。」

　　衣紅頗有同感，點點頭說：「真的，要說實話還真不容易。以後如果我沒說實話，你們可得幫幫我！」

　　文祥打趣說：「是幫妳隱瞞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是幫我坦白！」

　　文祥笑說：「可能嗎？我們又不是妳心裡的蛔蟲！」

　　衣紅抿嘴笑道：「難道你想做我肚子裡的蛔蟲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知道衣紅在罵我，因為我才是蛔蟲！而且是矽晶裡的蛔蟲！」

　　兩人聽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　　風不懼與左非右休息了一會，這時也走了過來。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以為你們要好好打一架，還特意躲開，沒想到有笑話可聽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杏娃講的笑話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杏娃？杏娃是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嗄！杏娃就是衣娃和文娃。」

　　左非右更糊塗了：「衣娃是誰？文娃又是誰？」

　　衣紅這才想起，從來沒有向他們提過自己電腦的名字，只好從頭解釋說：「衣娃是我的私用電腦，文娃是文哥的。剛才文娃告

訴我們，她的原名叫小杏子，為了溝通方便，我們的電腦便共用一個名字。這樣一來，資料庫相同，電腦合而為一，通話時大家都

聽得到，再也沒有悄悄話，誰都瞞不了誰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高興得大叫：「哇！精采！我能不能加入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不過代價很高啊！」

　　左非右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不計代價！」

　　衣紅便問風不懼：「風哥！你呢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我沒有問題。」

　　這時大家都聽到杏娃的聲音：「一、二、三，喂！喂！試音！都聽見了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清楚得很！文哥，你不要後悔啊！」

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後悔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有這麼多人監督，現在你可不能濫交女朋友了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衣紅杏眼圓睜，說：「我就知道，你後悔的話，現在還可以退出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妳算我的什麼人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傻瓜！道侶！」

　　大家說說笑笑，真把杏娃當成人了。這種感覺很是奇妙，如果四個人不在一起，只要有人和杏娃說話，其他人就會聽到一段無

頭無尾的話語。不過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思維訓練，他們四個人從來不說閑話，只要仔細聽，多半能猜出說話者和說話的內容。

　　杏娃突然說：「周博士和王博士吵翻了，她到大法王那裡去了。」

　　衣紅感喟地說：「這對冤家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她怎麼到大法王那裡去的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大法王的組織很龐大，他的大本營在太平洋深海裡，我們一直沒有找到。他們顯然有些秘密管道，想來周博士一定

清楚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知不知道，到底有多少集團反對妳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當然知道，不過我說話要負責任，沒有真憑實據是不能亂說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說說那些能說的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在以往的記錄中，衣紅的霹靂小組是一個！」

　　衣紅叫屈道：「妳栽贓！那明明只是幌子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好！幌子不算，小嘍囉也不算。重要的有摩爾．阿希哈，外星人後援會；姜森．麥克巴，和彼得．弗朗克，人類自

覺會；阿米巴．希拉，席克的大法王；孔無咎，荻苑詩社書主；亨利．紐曼，真理教主……」
　　文祥說：「夠了！妳說再多也沒用，都是些名字，誰記得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看妳人緣多壞！這麼多人反對妳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誰叫人類有一百億呢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這些人之中，誰的本事最大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都沒有什麼本事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太托大了吧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一點也不！不過，你們要小心那個真理教主，我無法瞭解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害羞，妳又瞭解誰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麼說吧！我有他全部的資料，卻都連不起來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怎麼連不起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比如說，他可以同時出現在好幾個地方！還有，任何人跟他談完話後，都會出現腦波紊亂的現象。」

　　文祥突然想到了：「對了，我見過他，是在去火星的太空船上。不過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，沒有什麼特別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見過他嗎？」

　　文祥想了想，說：「妳應該記得，有位叫約翰格里生的牧師，曾在我們觀賞左兄的白沙瀑景觀時，來了捨不得走。記得吧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是他呀？簡直窩囊嘛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不是他，是另一位，全身裹在袍子裡的。記得吧？約翰抵死也不肯走，一見到這個穿黑袍的人，大叫魔鬼來了，回

頭就逃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錯！我想起來了，我還看到他的臉，藏在黑色罩頂下，慘白慘白的，好可怕！」

　　突然，衣紅聽到一聲低沉而悠長的聲音，從遠遠不知名的他方傳來：「衣紅！記性不差！」

　　眾人顯然都有所覺，個個毛骨悚然。衣紅嚇得鑽進文祥的懷裡，說：「誰嚇我？」

　　風不懼陡然站起來，大喝：「是什麼人！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怎麼啦？你們聽到什麼了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杏娃！妳沒有聽到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除了你們在說話，沒有其他聲音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奇怪，我也聽得很清楚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聽到有人說，左非右，記性不差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不！是說風不懼記性不差！

　　文祥說：「有問題！我聽到他叫我的名字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怎麼搞的？每個人聽的都不一樣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不記得是誰說過，亨利能控制人的意識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就是我所不能瞭解的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記得吧？在火星巖洞中，摩爾曾佔據了妳的意識區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當然記得，難道亨利也有這種能力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摩爾佔據妳的意識，是透過妳的輸出入介面，人的介面又是什麼呢？」

　　沒有人能夠回答，連杏娃都不開口了。

　　天亮不久，黑金剛便率隊勝利歸來。說他們下去時，自覺會成員早已做鳥獸散，因此順利地接管了全部的設施，並重設工作流

程。當反壓設備以及各種電熱裝置失去動力，能量便轉成電流輸出。至於地殼，大約需要一兩天才能歸位。

　　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只是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做。」黑金剛有感而發：「他們先用熱電樁產生電能，再以反轉的電熱樁使它變

成熱，就這樣一長串的熱電樁、電熱樁相連，大量的熱能以極高的速度，由各處地函向一處集中，成為一個標準的熱堆！」

　　古嚕嚕心有餘悸地說：「電熱樁在我們手裡玩了幾十年，從來沒有想到過，它居然可以當作熱的導管。我們只要晚來兩天，大

禍便一發不可收拾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好在當局如今明理多了，這種技術既然存在，居心叵測的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如法炮製。當局說要全球佈防，尤其

今後對電熱樁要嚴密管制，所有被盜賣的一律追回，再也不能落入壞人手中了。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老大說得不錯，當局確實開通多了。以往我們面對的只是一台機器，今天他居然開了我一個玩笑。說在下面工作

的人要胖一點才行，我問為什麼，他說溫度太高了，如果油脂太少會被烤乾的。」

　　魏德曼說：「我還不好意思說哩！當局從來不主動開口，剛才在第二個函管控制站上，我正用離子掃瞄器偵測熱能的流向，他



居然說我身上靜電值太高。我被他的聲音嚇了一跳，他就說：『看你塊頭蠻大的，怎麼膽子這麼小！』」

　　千奇也說：「我認為當局漸漸人性化了，這樣才好。」

　　莎莉卻不贊成：「我看未必！」

　　千奇問道：「妳說未必人性化，還是未必是好？」

　　莎莉說：「兩者都有，記得上次在火星上的事吧？教主說有十二關要過，是不是過得了還不知道呢！再說人性的毛病很多，當

局如果變成毛病很多的人，那豈非大災難？」

　　黑金剛點頭同意：「就是因為人的毛病多，才衍生出純理性的電腦，如果電腦又具備人性，那豈非反淘汰了？」

　　有幾個隊員正在後面看新聞，只聽有人大叫：「黑老大，你們快來看，格瑞達受傷了，住在醫院裡！」

　　黑金剛第一個衝到後面，也有人立刻開啟影音設備。一時之間大本營空中，出現了好幾個立體影像。好幾家新聞台都報導了類

似的內容，不外乎以調侃的語氣說，有一對瘋狂的男女，半夜駕著輕航機在天空做愛。不幸途中遇到熱帶風暴，結果將一座私設的

電源傳輸塔撞斷。還好二人只受了輕傷，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……
　　有一家新聞更報導說，大巫師阿奎伊突得奇病，已被送進醫院。據醫院發言人聲稱，那是一種職業病，大巫師因為作法過多，

不幸中了屍毒。

　　更有一則幾句話就帶過的報導，說一個私人研究室來電，指出在他們的測試下，地心引力常數與傳統資料不符……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誰去接格瑞達回來？」

　　衣紅忙拉了文祥一把，文祥便自告奮勇說：「我們去可不可以？」

　　黑金剛望著衣紅點頭微笑道：「好，早去早回，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夜請荷西為我們來一段棺屍大會！問一下各人的運

氣。」

　　眾人一聽，紛紛鼓掌叫好。

　　文祥與衣紅二人乘了飛雲梭，直奔太子港海地綜合醫院。這家醫院歷史悠久，是殖民時期天主教會創辦的，專為當時的統治階

級服務。電腦當局重建後，規模更大，計有二千張病床，除了電腦設備外，尚有三千多位專業醫生及一些巫師看診。

　　這種現象也是新時代的一種特色，一般在知識程度越高的地區，醫院越少，醫生都由電腦擔任。而在落後地區，人們完全不信

任電腦，只有人說的才作數。不管大病小病，人人要上醫院，而且一定要由兩隻腳的醫生來診治。最妙的是，人人都知道這些醫生

其實只是「傳聲筒」，負責轉述電腦的診斷。但是不經過人的口述，人的病就是好不了，而這些醫師、巫師，便成了電腦最重要的

代言者。

　　因此，這個醫院便成為一個小型市場，裡面應有盡有，在巫師的作法下，病人才能安心接受治療。有些人在家裡待得無聊，電

視節目不愛看，虛擬實境也沒有興趣，就喜歡上醫院。這裡人多熱鬧，又有親切的照料，任何人只要患了偏頭痛，便可住院觀察。

　　有一次在一個國際性病理會議上，這家綜合醫院宣讀了一篇報告，指出當地偏頭痛病情嚴重，竟佔全部就醫人數的百分之四

十。學者研究分析的結果，咸認為是加勒比海環流所引起，為此甚至組織了一個專責機構，準備收集數據、大量研究。不過喧鬧了

一陣以後，也和其他案件一樣，無疾而終。

　　倒是海地人自己心裡有數，有一則笑話，大家經常引用。只要有人相互感歎：「日子越來越難過了」，懂的人就發出會心的微

笑。

　　笑話是說有兩個老巫師坐在海邊聊天，一個說：「唉！日子越來越難過了。」

　　「是呀！連想挨餓都難！」另一個說。

　　「人家老說我在作假，因為不死人，沒有新鮮的屍首。」

　　「這點我倒解決了，我用充氣的。」

　　「你哪裡弄來的？」

　　「我上次去了一趟紐約，在一個什麼『情趣商店』買的。」

　　「我找不到屍體，只好自願到醫院做巫師，其實是找死人。」

　　「你找得到嗎？」

　　「當然找得到！我跟病人約好，只要他們肯幫我裝死，我就幫他們裝頭痛。」

　　二人趕到醫院，將飛雲梭停在屋頂，在杏娃的引導下，由一個斷裂的簷縫跳下去，循路找到格瑞達的病房。

　　她哪裡是在養病？只見她斜靠床頭，四周堆滿了鮮花，被十多位各種年紀的「醫生」團團圍住。有的坐在床角，有的靠在床

邊，有的乾脆站著，個個垂涎三尺、失魂落魄。也難怪，格瑞達這個尤物是不折不扣的性感女神，她就像《西遊記》裡的蜘蛛精，

只要是男人，難保不被她的蛛絲纏住。

　　她的秀髮是純金色的，當然，頭髮不可能是純金色，但是加上一點化妝術就幾可亂真了。她的身材更是穠纖合度，不論東、

南、西、北方，以各種標準看，都稱得上第一流。而最迷人的是她一雙深邃的眸子，讓人一陷下去，就再也爬不出來了。

　　格瑞達正笑得花搖枝顫，眸子裡流輝四射。她一眼就看到正走進來的文祥以及他身旁的衣紅。「喲！我的小朋友來接我了！」

格瑞達愉快地說。

　　那些醫生一聽，個個面露失望的神色，一個年輕人幾近哀求地說：「妳能不能再多病一會呢？」

　　格瑞達憐憫地吻了他一下，逗他說：「寶貝，別難過，你可以在虛擬實境中找我，我在那邊等你。」

　　另外一位醫生則說：「妳的病還沒有全好，不能出院。」

　　格瑞達笑道：「是呀！太不公平了，人長得漂亮點，連病魔也捨不得走了！」

　　又一位醫生說：「這話不公平，妳是真的有病！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沒錯，我們是同病相憐！」

　　就在他們情話綿綿、難分難捨當兒，一個身穿黑袍、頭戴圓帽的神父，怒氣衝天地闖進來。他身後還有十幾個穿著連身衣帽、

只露出兩隻眼睛的修士，魚貫走進了病房。

　　這些醫生一見到神父，個個嚇得臉白腿軟，忙不迭行禮說：「神父您好！」

　　神父手往門外一指，說：「出去！」

　　醫生們不敢多言，拔腿就走，霎時之間走得乾乾淨淨的。

　　神父打量了格瑞達一會，又狠狠地瞪了文祥與衣紅兩眼。這才對格瑞達說：「妳老實告訴我，彼得神父怎麼了？」

　　格瑞達嬌滴滴地說：「彼得神父是誰呀？」

　　神父怒道：「別跟我裝蒜！我沒有辦法跟他聯絡！妳到底在搞什麼鬼？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你問我我問誰去？有些地方好玩得很哪！」

　　神父惡狠狠地說：「那妳告訴我，為什麼妳會半夜出去，又撞壞了我們的傳輸塔？那麼巧，阿奎伊病了！我們在托圖島的設備

壞了，彼得神父那幫人都失蹤了！妳快說，否則我要向教廷報告！」

　　格瑞達委屈地說：「請神父原諒，或許我是生活在罪孽裡，可那又不是我的錯。誰叫我一生下來就帶了原罪呢？昨天晚上我們



本來打算去古巴，沒想到一陣熱帶風暴，把我們吹離了航道。那高塔沒有登記，是違法的！所以自動駕駛失效了！」格瑞達先將了

那神父一軍，明白告訴他，私設傳輸塔罪大惡極。

　　神父心裡當然有數，也知道她不是簡單的人物。只見格瑞達可憐兮兮地說：「神父呀！請您替我想想，我還年輕得很，現在破

了相，以後怎麼辦？難道要我去換一張臉？還可能有這麼漂亮的型號嗎？」說著說著，她竟抽咽起來了。婉轉纏綿的泣聲，無比的

輕柔，令人提著心、吊著魂，深怕她一口氣接續不上，便魂歸離恨天。

　　她這一哭不打緊，一旁的衣紅也大受感動，替她感傷。這位哭得更是淒涼，抽抽搐搐的，淚珠兒就像斷了線的珍珠，一粒一粒

地滾下來。

　　兩個女人嗚噎失聲，衣紅乾脆撲了過去，緊緊地摟著格瑞達，哭成一堆。

　　那神父原本有備而來，被這兩個女人一哭，反倒糊塗了。要說是假的，不大可能，如果說是真的，那更奇怪。剛剛還談笑風

生，現在又哭什麼？

　　衣紅嘴巴湊到格瑞達耳邊，一邊哭，一邊輕輕說：「先混出門口……嗚嗚……跟我跑……嗚嗚……」
　　格瑞達也哭著說：「妳先出去……嗚嗚……我有辦法……」
　　衣紅又哭道：「嗚嗚……一起走……嗚嗚……」
　　格瑞達哭聲更大：「處女不能看的……嗚嗚……快走……嗚嗚……」
　　衣紅只好爬起來，揩乾眼淚，說：「妳休息吧，我們先走了。」

　　神父大喝：「妳上哪裡去？」

　　衣紅停了停，立刻裝出一副虛弱的模樣，嚅囁地說：「我……我回病房去呀！」
　　那神父厲聲問道：「妳有什麼病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電腦告訴我，說我感染了噬肉菌。」

　　「噬肉菌？」人人嚇得倒退半步，神父不禁臉色一變。

　　海洋弧菌、噬肉菌及猝死菌都是二十一世紀的新殺手。在上個世紀，人類無限制地使用抗生素，結果所有的病菌都產生了遺傳

基因的變化。由於這些病菌是逐步演化的，在生存過程中不斷地適應各種抗生素，到後來許多病竟然無藥可治。

　　電腦最多只能遏止這類病症的蔓延，而無法根治。只要是患了這種絕症，電腦多半利用無性生殖技術，先以患者身上健全的細

胞培養一個複製體，再以精確的外科截肢縫合技術，將患者的大腦移植到新的身體上。

　　衣紅慢步走到文祥身邊，說：「哥哥，你扶我回去吧！」

　　那些修士就像見到魔鬼一樣，在衣紅從面前走過時，都忍不住掩鼻縮身，深怕被傳染了。神父總覺得哪裡不對，看看衣紅那一

副西子捧心、楚楚可憐的神態，又不似作假。二人剛剛走出門口，神父突然大叫：「是電腦直接告訴妳的嗎？」

　　這邊，格瑞達也大叫一聲，一把將身上的睡袍撕破，露出雪白柔嫩的胴體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整個人從床上翻滾到地下。兩個修

士正要上前相扶，神父顧不得門外那兩個逃走的人，大喝：「不許動！這是魔鬼的形相，難道你們看不出來？」

　　格瑞達勉力掙扎著，爬到神父腳下，想要親吻他的腳趾。神父害怕被響尾蛇咬到，忙不迭向後退。格瑞達饑渴無比，眼睛瞇成

一條細縫，喘著氣，張著口。眾人不斷地閃著、躲著，然而兩眼就是無法抽離，形成一幅絕妙的畫面。

　　格瑞達慢慢地站起來，挺起顫巍巍、軟綿綿、圓潤挺拔的雙峰，湊到門旁一位修士身上。那個修士雙腳已釘在地上，目光渙

散，心跳如水沸，氣喘似牛奔，臉上一副死不了、活不得的怪相。

　　神父也感到口乾舌焦，全身幾乎失去控制，急切間，聲音已經扭曲，嘶喊著：「聖母瑪俐亞！妳到哪裡去？」

　　格瑞達已經到門口了，回眸一笑，對神父說：「我今天還有事，下次陪你玩！」

　　格瑞達邊說，邊往衣紅、文祥的方向跑。前面兩個人在走道上狂奔，還沒有引起多少注意，格瑞達那頭秀麗的金髮，在空中上

下飄揚，已經令人瘋狂，再看那勻停圓柔、晃動有韻的肉體，一股致命的誘力無聲無響地散發到每一個角落。整個醫院都騷動了，

人人高呼狂跳，一個跟著一個，莫名其妙的往前跑。

　　好在有杏娃帶路，這條走道也不算長，繞了幾個彎，便回到那個斷簷邊。

　　到了斷簷下，三個人往上一看，不禁叫苦。那屋頂離地面大概有三公尺，跳下來時輕而易舉，現在要爬上去，簡直難如登天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快給我想辦法！我們誰都爬不上去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奇怪！下來不是很容易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是常識，還有路上去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沒有了。」

　　後面喊聲震天，追兵已近。

　　文祥說：「杏娃，快轉變通道方向！」

　　說畢，一片光華閃過，來路已變，一道高牆亙隔其中。可是後面的觀眾實在太多了，多半是追過來看熱鬧的病人，漫漫長日，

難得有令人興奮、讓血液充分循環的一刻。

　　一道牆擋住一些人，另一個走道上又來了一批。這樣連續設置了幾道牆，外面的群眾已經把他們團團圍住，三個人就像被困在

叢莽中的獵物般，無路可逃。

　　人是從大自然進化而來的，早就適應了自然界中各種心驚肉跳、生死立判的情況。時日一久，這種刺激便成了興奮的動力。原

來只是小小的騷亂，在推波助瀾的心理下，便衍成群眾發洩情緒的洪荒世界。轉眼間，醫院成了解放獸性的大草原。

　　文祥連說：「能不能把屋簷弄低一點？」

　　屋簷的確是低了下來，但那屋頂是太陽能轉換器，光不溜丟的。三個人不論怎麼爬，滑來滑去，最後都跌成一堆。

　　「抓住繩子！快！」突然一根粗繩從上面垂下來，原來是風不懼和左非右趕來相救。有了繩子，三個人總算突出重圍。

　　等上了飛雲梭，衣紅問風不懼道：「你們怎麼來得這麼巧？」

　　格瑞達笑道：「還不是我把他們勾引過來的？」

　　左非右笑道：「妳的魔力很大，但還傳不到那樣遠。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這是統一系統的好處，杏娃說的話我們聽到了，知道你們有難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你們聽到文哥的心跳沒有？」

　　左非右問：「文兄的心跳？」

　　文祥也笑著說：「沒有聽見也應該看到了，難道你們不會心跳？」

　　左非右裝糊塗說：「為什麼要跳？」

　　衣紅只好明說：「你沒看到格瑞達嗎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看到了呀！」

　　格瑞達急道：「看到我怎樣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妳辛苦啦，衣服都破了！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衣服破了？衣服下面呢？」



　　左非右恍然大悟：「喔，妳是問衣服下面？」他想了又想，最後對格瑞達說：「是呀！衣服破了，下面一定通風涼快。」

　　黑金剛正在裡間與古嚕嚕談話，聽說格瑞達回來了，立刻跑出來。再一見格瑞達衣不蔽體，與衣紅言笑甚歡，也高興得呵呵大

笑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

　　格瑞達啐道：「看老娘這個德性，有什麼好極了？」

　　黑金剛笑道：「平常哪有機會讓妳露一下真面目？這不是如妳所願了嗎？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死黑鬼！要不要看老娘脫光？」

　　黑金剛忙道：「夠了！這樣恰到好處，妳們先去休息，等晚會再看！」

　　格瑞達不依，說：「什麼晚會？你也不問問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　　黑金剛正要回答，裡面有人喊：「老大，有消息到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一聽，立刻返身入內。

　　衣紅指著格瑞達，對風不懼說：「風哥！好好看一下，以後這種機會不多了。」

　　格瑞達風情萬鍾地說：「那可不一定喲！」

　　風不懼果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還特別走近一點，仔細看了又看，最後他納悶地說：「奇怪！她身上的汗毛怎麼那麼多？是

不是母猴子變的？當年我夢到克利奧佩特拉時，也沒注意她身上有沒有那麼多毛！」

　　格瑞達叱道：「你是同性戀是不是？」

　　風不懼訝異地說：「不是，你怎麼會想到那個？」

　　格瑞達胸部一挺，說：「只要是男人，看到我沒有不動心的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沒錯，我是動了心呀！」

　　格瑞達不懂：「既然動了心，為什麼只看到汗毛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哦！這是我師父教的，每當動心的時候，就要用心！」

　　格瑞達搖搖頭說：「你們中國人真奇怪！動了心還要用心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師父說，如果動了心而不用心，那麼心就白費了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下令全體人員集合，好多人還是睡眼惺忪。黑金剛環視眾人一周，說：「各位這次辛苦了，本來晚上有個慶功晚會。但

是，我們剛剛又接到緊急通知，自覺會的人在計劃失敗後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準備大舉逃往火星。他們正在調集人馬，向落磯山集

結。」

　　「當局的原意，是在火星上開闢一個新屯墾區，任由他們發展。人類議會經過正式的影音會議，卻決定把他們流放金星。」

　　「流放金星，有必要嗎？」有人問。

　　「我們是執行單位，一切聽人類議會的決定。只是當局堅決反對，議會已經不耐煩了，認為當局不應該想太多。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這叫開倒車！希臘就是這樣敗亡的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這與希臘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百怪顯然已經復元了：「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你知道嗎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古嚕嚕博士是專家，你聽他講吧！」

　　黑金剛插口說：「現在的情形是……」
　　衣紅對歷史興趣濃厚，也插嘴說：「黑大哥先讓古嚕嚕說完嘛！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希臘實行城邦制度，就和我們現在的人類議會一樣，由各地區推舉一些有力量的人士組成。亞里士多德認為，政

治實體有三種，君主、貴族和榮譽政體。若由有權力、有地位或有美德的人治理，則其中任何一種都是好的。反之，若為政者只顧

私利，則君主政體演為專制，貴族政體淪為寡頭，榮譽政體變成由三教九流的百姓來治理的民主政治。他說，民主與專制或寡頭政

治一樣危險，這個道理也簡單，如果人各為己，而為己的人又有權有勢，那麼大眾的希望在哪裡？

　　「果然，當他的學生－－馬其頓王朝的亞歷山大大帝死後，希臘的向心力解體了。各城邦競逐己利，互不相讓，昔日高貴的公

民大會降格成為唯利是圖的亂民大會。最後終於在內亂外患下敗亡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講得好極了，現在……」
　　衣紅問：「古博士，如果亞歷山大不死，希臘就不會敗亡嗎？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那時候人還無法長生不老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亞歷山大死後，是不是當局軟弱無能，才導致希臘敗亡？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歷史固然重要，但是當前的工作更重要，現在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黑大哥，工作當然重要，但是我們先要瞭解，我們是為誰工作？」

　　黑金剛不解，說：「為誰工作？當然是為全人類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誰代表全人類呢？」

　　黑金剛想了想，說：「應該是人類議會吧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麼，如果電腦當局死了，不正是希臘敗亡的再版嗎？」

　　黑金剛反駁道：「可是電腦當局不可能死呀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如果當局不能思想，有如傀儡，那和死了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黑金剛不以為然，說：「當局本來就是……那妳看，該怎麼辦呢？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所以要求教於歷史。」

　　古嚕嚕說：「衣紅說得很對，人們最大的愚昧便是自以為是，不知道向歷史學習，所以一錯再錯！」

　　黑金剛問：「那麼，根據歷史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古嚕嚕抓抓頭，說：「歷史上還沒有前例，我不知道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建議請當局表明一下立場，可以吧？」

　　登時在場各人耳中，都響起同樣的聲音：「我查了一下希臘的歷史，古嚕嚕是對的。可是在亞歷山大死後，馬其頓王朝不是沒

有機會，而是繼任的安提巴特缺乏亞歷山大的度量，不能再次結合各城邦。我必須承認，目前我正在學習。如果只為了一點意見不

同就反目成仇，那我和安提巴特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　　黑金剛再問：「你是說，我們應該聽從人類議會的決定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黑金剛便問：「現在，各位還有什麼問題？」眾人不再表示意見，黑金剛繼續說：「這次行動是由北美特遣隊主持，目前集結

了三個大隊，約有一千人，預定在九月十日全面進攻。我們的任務是到紐約自覺會總部，捉拿姜森。



　　「當局已經核准，衣紅、風不懼、左非右三人，原屬臨時編制，蘇珊雖為編制內，但機密分類等級為四，現在四人都擢升為三

級，編派到本小組。按照編制，我們還有三個空額，有幾位過世的隊員等『復體』後，便會歸隊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完，眾人熱切鼓掌，紛紛向四人祝賀。特遣隊屬於正規的編制，而「危機小組」、「巡迴小組」等則是任務分工。

　　格瑞達高興地擁抱衣紅，說：「好極了，今天迎新晚會，我們合跳脫衣舞！」

　　黑金剛權杖一揮，說：「改天吧！我們馬上就要出發！」

　　格瑞達嘴一撇，說：「哪有這樣急？準是你要公報私仇！」

　　黑金剛詫道：「我有什麼私仇？」

　　格瑞達嘟嘴說：「別裝蒜了！人人都知道！」

　　黑金剛認真地問眾人道：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你們誰告訴我？」

　　格瑞達歎氣說：「算了，還是我說吧！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妳說，如果是我的錯，我讓妳打。」

　　格瑞達嬌笑道：「我回來這麼久了，你怎麼還不來親親我？」

　　上面交待下來一分逮捕名單，為了避免打草驚蛇、節外生枝，逮捕行動將分別進行。自覺會有四個主要幹部，在姜森離開總

部、群龍無首時下手最理想。至於姜森，則要攻其不備，等他到家後，在家中將他拘捕。

　　在這次任務中，行動人員共分三組，千奇、百怪、古嚕嚕、魏德曼一組，在自覺會大本營前埋伏，防止有人脫逃。黑金剛則率

領格瑞達、莎莉與蘇珊，先混入自覺會，摸清底細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和風不懼等四人一組，先至姜森住處監視，等候命令行

事。

　　在配備方面，由於有當局作後盾，各人隨身只攜帶了電殛棒及夜視鏡。此外，每人都備有強力噴膠器，以便捉拿有意脫逃，或

有暴力傾向的嫌疑犯，至於有犯罪行為證據者，則由當局立即拘禁。
　　自覺會的會址在紐約的長島區，是一個可容百餘人的會館。這類會館規模的大小，完全決定於參加的人數。一般說來，百餘人

的會館大約有數千個會員。

　　自覺會是個社團型組織，經常舉辦各種活動，不外乎演講、討論或網路通訊等。他們主要的訴求，是直指電腦組織的荒謬，將

陷人類於萬劫不復之境。姜森是他們的精神領袖，此人頭腦敏捷、言詞犀利，對電腦的缺失舉證歷歷，頗得一般知識份子的共鳴。

　　共鳴歸共鳴，就像二十世紀人們上教堂一樣，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而已。人們聽歸聽，贊同歸贊同，回家後依然醉生夢死，迷戀

在幻境中。

　　然而多年來，在社團組織的掩護下，卻也吸引了大批有志一同的專家學者。有些人不滿於空談，要求付諸行動，便在美國西部

的落磯山區，一個廢棄已久的金礦穴中，建立了他們的反抗基地。由於電腦當局不聞不問，他們的行動也由暗轉明，力量日趨壯

大。

　　姜森的住處在會館附近，兩地相距大約三里路程。同住的還有他的太太琳達，四十五歲，以及二十歲的兒子湯姆。

　　為了能量的最佳運用，在電腦的城市規劃中，地下層是水平的，為交通專用道。中層是住家，通過一個上升口與直達車道相

連。要拜訪他人，客人必須先在直達車站前，與待訪的住戶聯絡，如果主人不願見客，根本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。

　　特遣隊的身份不同，可以直接進入直達車道，而且能在住家外圍建立一個隱形的臨時工作室，以便就近監視。電腦的監視系統
雖然無處不在，但只能提供動態認知，因為全人類、全世界的信息量，可說是無窮無盡，電腦只記載事物變化等經常性的訊息，如

某人某時在某處外，其他的資料則需要靠特殊的方式取得。

　　到了姜森住處前，風不懼與左非右開始張羅工作室，並研究各種細節。衣紅則陷入長考，她在想如何動之以理，說服姜森自動

投案，以免落得暴力相向。文祥對姜森略有印象，他記得在火星上聽人說過，便向杏娃詢問有關姜森的資料。

　　姜森是美國紐約人，他生於二十世紀八○年代，那時紐約的蘇活區正是頹廢藝術的大本營。全世界各形各色、找不到方向的藝
術家，無不齊集於此。每天抽大麻、食快樂丸，人人等待著陌生的「果陀」①。

　　姜森自幼便被視為天才，成長在這種環境中，結交的盡是些談玄說愛的自我主義者。耳濡目染下，他對藝術也情有獨鍾。在十

一歲時，他以一首蕭邦的「波蘭頌」，獲得紐約鋼琴大賽冠軍。冠軍盃到手的第二天，在那鍍金的獎盃前，他卻遭到藝術界朋友的

圍剿，自後，他再也懶得坐上琴座了。

　　他一向喜歡塗鴉，居家附近十公里直徑內的建築物，都有他的大作留傳。父母拿他沒辦法，便送他進藝術學校。他知道畢卡索

提出「立體主義」，便宣稱他是「數字主義」的宗祖。他作畫只用數字，後來乾脆只用「○」來畫「○」。結果，他的觀眾就和他的
畫一樣，統統是○。
　　他認為這不公平，畢卡索不過擁有一大批得利的助選員，他們訂定了遊戲規則，可是誰來幫助他呢？顯然，蘇活區那些只吸大
麻、不食資本主義煙火的人，是毫無指望的。

　　他又發現機械比藝術好玩，因為機械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不像藝術一不是一，二也不見得是二。十五歲時，他用幾個回收的鋁箔

罐頭，做了一個簡單的「開方機」。把豌豆總數當作要開方的數字，丟進鋁罐中，一次一次的搖動，就會送出開方後的豌豆數。

　　他看過一篇關於「數序」的文章，作了實驗，就得到上面的結果。這個原理其實很簡單，在數序中，每一組數字都是由前一組

累積而來的，而累積的次數就稱序數。每搖動一次，做一次累積，搖動的總次數便是開方的數值，即平方根。

　　每次搖動時，罐子有個小孔，會掉一粒豆子出來，代表開方的結果，同時另外一條有兩個洞的管道，每次會多移走兩粒豆子。

如此繼續搖動，直到罐子空了，就表示計算完畢。

　　比如說，一粒豌豆丟進罐子裡，搖一次就空了，故其平方根為一。四粒豆子會掉兩粒出來，九粒豆子會掉三粒出來，餘者類

推。

　　這個開方器人人叫好，叫完了，總有人要問：「這有什麼用？」

　　姜森十六歲時，又迷上了玄學。有一次，附近中國城的青年會正舉辦「東方文化」系列演講。他剛抽完大麻，糊裡糊塗便晃到

那裡。盛暑之日，室外氣溫高達三十九度，而青年會的冷氣適中，正好進去休息一下。

　　演講的人是誰他已經沒有印象了，講述的內容卻讓他嚮往不已。當然，大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，恐怕比演講內容更不可思議。
　　那天的主題是「禪」，那些專有名詞、譯名定義，以及觀念術語等，連浸淫此道多年的學者都還摸不著邊際的當兒，只見後座

一位少年，手舞足蹈，逢人就笑呵呵地說：「我是狗屎！我是狗屎！」

　　當他自以「狗屎」為榮之際，父母卻認為他發瘋了，將他送到心理醫生處，作精神治療。最後一次，在幾位名醫會診後，醫療

記錄上寫著：

　　「病患：姜森．麥克巴

　　「年齡：十六

　　「病癥：反應敏銳，心思快速，情緒穩定，常識豐富，邏輯正確，生理正常。

　　「　　　懷疑認知，沉迷虛無，價值喪失，生存怠倦，意志消沉，辯性堅強。



　　「診斷：時代不適應症候群。」

　　這時姜森在學校也惹上了麻煩，他為同學辦了一份刊物，大受好評，但他堅持不再辦下去。他又指導學校籃球隊，專打一招

「一四戰術」，就是以四個人守緊半場，隨時有一人準備快攻。以或然率來說，快攻的成功率常在九成以上。

　　就是這一招，他這所中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，便由沒沒無聞的小學校，一舉成為遠近皆知的籃球名校。在美國，出名就等於有

利，有利就代表一切。更何況教練居然是一個年方十六的小孩！這一來，原本只是遊戲的運動，變成了一個污濁不堪的鬥爭場。

　　他拒絕接受學校及家庭的壓力，竟然離家出走，跟那些藝術家鬼混，擠進下水道的角落，過著撿拾垃圾為生的日子。

　　一個月後，由於他名氣太大，被同伴出賣了，紐約時報記者找到他了。這個打擊倒讓他想通了，於是他埋頭發明了一個『水壓
洗牙器』。那是一個咬合裝置，包在牙床外面，只要外接水管，就可以利用水壓把牙穢沖洗乾淨。

　　姜森賣掉專利，獨自一人雲遊天下，他到過中國，遠達西藏，去過印度、斯里蘭卡，也見識了麥加、耶路撒冷。這樣一晃三年

多，他已是二十歲的青年。這時正值千禧年大蕭條，他眼見不計其數的紅樓夢斷，便決定回家，打算從事社會工作。

　　由於對東方文化有了認知，他瞭解到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根本因素，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神－－人關係上。東方的佛教分大乘

及小乘，大乘主張人人是佛，小乘才需要依賴佛陀。而西方的基督教則認為，人有原罪，必須皈依耶和華才能得救。

　　人性愚迷，本來就需要學習及鍛練，以便有規律可資遵循。人在具備真正認知之前，必須先有一個可信的基石。就像水蒸汽必

須先有核心，否則難以凝成雨珠。

　　家教是親子間的互動，其功能卓著，但格局有限。知識教育又因社會資源的關係，只能錦上添花，難以雪中送炭。因此，一些

聖哲便藉「宗教」這種超越國家、人種界限，不拘肉體、心智條件的形式，在大愛之下，開啟人們的心扉。

　　然而，人在心扉開啟之後，是不是就能到達往聖先哲所預定之目的呢？話說回來，他們預定的目的又是什麼？是不是努力把信

徒送到另一個「人世」呢？如果是這樣，顯然「上了天堂」或「成了佛」之後，人的問題並沒有解決，甚至於還不知道問題是什

麼，只是拖延到不知的「未來」和「另一個地方」而已。

　　當然，姜森沒有答案，他試著從社會現象去探索，終至接觸到「後現代主義」的核心，從而又逃遁到電腦世界中，最後大力提
倡「人類自覺」。

　　「後現代主義」是二十世紀末、「後工業文明」末期現象的倒影，該主義站在人文立場，對整個工業文明徹底的反思，故稱為

「後」。其思考的範疇很廣泛，但是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該主義依然被時代精神籠罩著，脫離不了虛無的認知，只是否定再加否

定，並沒有指出明確的方向。

　　儘管各種意見紛陳，一般的說法是，人文必然受到社會現象的影響。早期市場為主的資本主義，促使寫實主義誕生。及至十九

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，壟斷式的資本帝國主義，使人迷失了方向，遂產生了現代主義。更進一步，二十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

後，世界村的夢囈充斥，跨國性的資本主義登台，近半世紀的經濟成長，令全人類都在物質文明前俯首稱臣，於是有了後現代主

義。

　　歷經了人類規模最龐大的社會實驗，最後一隻白老鼠也捐出了牠的性命。後現代主義的信徒，只看到被虛無思想渾濁的天空，

被工業文明污染的大地，以及被物慾、金權及暴力色情所蒙蔽的人性，便一致倒向原始的無政府主義。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末，全球

經濟一體化的趨勢，更導致了新一代叛逆的呼聲。

　　至於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家，除了自我的啽囈，已經嗅不出任何激動人心的靈慧。人生只是一張廢紙，有的印上綠色的華盛頓肖

像，有的塗著五顏六色的廣告，有的包著麥當勞的漢堡餅，有的飛揚在污穢的垃圾堆中。

　　思想？沒有！信仰？沒有！認識？沒有！希望？沒有！
　　姜森又不甘雌伏了，他追根究底，想要知道為什麼！這才發現，自從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問世後，物理也漸漸走入玄學的樊

籠。緊隨著，量子力學大行其道，海森伯格的「測不準原理」認為一切都是或然，宇宙中完全沒有恒定的因果律。

　　連愛因斯坦都吶喊：「上帝不會跟我們擲骰子！」但是，經過幾十年的實驗再實驗，量子力學鐵證如山，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

實驗的結果。

　　於是人文界看不到明天了，生命變成無休無止的累贅，人們不停地自問：存在是什麼？藝術家剛從貴族、商人的奴隸身分中解

放出來，又不得不追隨著達達派、野獸派、立體派、普普派，一步步走向自我否定。

　　音樂家則面臨抉擇，若要堅守古典的聖壇，就得勒緊腰帶。因為市場的新主人是無知無識的傀儡大眾，而背後的牽線者，就是

只會數鈔票的生意人。青少年的「新聲」成為主流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得迎合這群乳臭未乾的衣食父母。

　　文化變質了，變得低俗幼稚；文化人折節了，只知嘩眾取寵。姜森失望了，他由一個領域逃到另一個領域，從一個方向摸索到

另一個方向。結果呢，他看到的不是一片片的灰暗，就是令人眼花撩亂的霓虹燈，沒有見到一點光明。

　　二十六歲時，在一個機緣下，一天，他在朋友那裡看到一份手抄的筆記。那本筆記輾轉相傳，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的手。那是一

個演講會的記要，專門討論智慧。據說是一個中國電腦專家的演講內容，他寫過一些有關智慧學的書。他認為世事都有因果，重新

闡釋了量子力學，給予或然率新的定義。
　　電腦就是一個淺顯易見的例子，在其因果井然有序的流程中，要想得到一個「或然」的數據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有人批評電

腦，說它不符合自然原理，其立論基礎就是認定宇宙是或然的。可是在智慧學的理論下，或然率其實就是因果律的一種！

　　姜森決定從物理與電腦下手，想瞭解宇宙中是否真有因果律。他一如既往埋頭苦學，幾乎與世隔絕。等他徹底認清了物理與電

腦的真面目之後，一抬頭，這才發覺現實人生已經有了驚天動地的改變。那時他已三十幾歲，智慧電腦甚囂塵上，大家正熱烈地爭

執是否應該接受電腦文明。

　　姜森著實吃了一驚，他所有的電腦認知完全被一片小小的晶片顛覆了。那個號稱具備智慧的電腦晶片，不過數百萬單位的記憶

體，加上硬體介面，居然能理解、處理、運用漢字所能表達的所有常識！

　　可能嗎？他找了一個中國朋友，用各種方法測試，最後證明的確具有各種常識。怎麼可能呢？那等於是在一個小小的芥子中，

納入了人類所知的全部宇宙！數學及物理告訴他，一定的空間絕不可能具備大於本身的容量！

　　他用邏輯分析儀，想破解晶片中的內貯程式，又試著在氬氣室中鋸開晶片。但不論他如何努力，那晶片彷彿有生命一般，只要

觸及要害，立即「死亡」。

　　姜森不服氣，他想方設法找到了這晶片的設計者－－不二老人，也就是那份影響他極深的筆記主講人。姜森在不二老人那裡待

了十幾天，老人告訴他，一定要先學漢字，否則無法領會其中奧妙。
　　姜森雖然不是大美國沙文主義者，但是他不相信漢字有什麼特異功能。他爭辯道：「這是文化歧視，智慧不應該有局限。」

　　老人說：「智慧是沒有局限，但是文字有歷史淵源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文字不過是一種符號，最多效率上有些差別。」

　　老人說：「符號代表感官認知，感官是常識的泉源。拼音文字只有音辨的功能，而漢字則兼具視訊、結構定義及常識分類，就

如同化學元素的週期表，經過幾千年的實驗，已經證實可以組成人類所有的認知。」

　　當時姜森非常不服氣，等他離開老人後，才漸漸有所領悟，但老人已杳如黃鶴。自後他又專心學習漢字，搜羅了老人出版的所

有書籍，一一研究推敲。

　　這一次，又是三十年過去了，姜森終於懂了。這智慧電腦的晶片應該有個主司判斷的「易理模組」，但卻未啟用。換句話說，



目前這個所謂的「智慧電腦」，其實只是應用常識，控制了幾達無限的知識庫，實際上卻沒有判斷能力。

　　姜森由欽佩不二老人的智慧，漸漸轉變到堅決反對老人的作法。他警覺到，電腦當局的責任越重大，人類的危機也越深遠。萬

一遇到一種非經驗性的判斷，電腦就會束手無策。當然，人類也一樣，但是人類由無數個「小我」組成，總是有對有錯，有是有

非。電腦當局只有一個「我」，對錯是非沒有選擇的餘地！更何況電腦居然沒有判斷力！

　　就在二○四五年，姜森成立了「人類自覺會」，奮臂疾呼，反對電腦聯盟。雖然自進入電腦時代以來，這種聲音事實上從來沒
有間斷過，但是很多人只是為反對而反對，再不然就是為了個人私利而反對。姜森則不然，他完全瞭解智慧電腦的長處及短處，他

隨時可以做示範，這個有「智慧」的電腦在回答一些問題時，立刻形如小丑，幼稚不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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